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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 世纪 20 年代至 1942 年之前的新加坡华文报章, 如 《叻报》 《南洋商报》 《星洲日报》 等,
保存了大量的华族戏曲史料, 内容主要包括剧团演出、 剧团管理和戏剧评论三大部分, 呈现形式则有新闻、
广告、 特刊、 评论等, 涉及专业和业余剧团数十家, 涵盖区域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尼部分华人聚居的

州市。 这些史料较为全面地反映出 20 世纪前半期南洋一带华族戏曲舞台演出的演进脉络, 既承继传统又具在

地化特色的戏曲生态, 以及戏曲从业者和爱好者在特殊时期筹赈济民的拳拳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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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以降, 伴随着大批华人移居南洋各地,
中国古典戏曲尤其是地方戏便在南洋一带落地生

根, 中国南方的许多知名戏班也经常受邀去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等地演出。 有关新加坡的地方戏班

及其戏曲演出的记录文献, 最早见诸于 19 世纪 40
年代欧美旅行者的报告、 书信、 回忆录以及各类

轶文之中, 而最为集中记录的载体当属 20 世纪 20
年代至 1942 年初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前的这段期

间, 即战前的华文报章。 目前, 就新加坡华族戏

曲文献整理而言, 除了新、 马戏剧史著作的零星

征引, 新加坡本土文艺爱好者许永顺的报章文献

整理最为用力。 2006 年至 2019 年, 他先后整理出

版了 8 部有关新加坡华族地方戏史料的著作, 集

中搜罗了新加坡华族戏曲近几十年演出活动与发

展的原始材料, 且多数资料来源于华文报刊。①不

过可惜的是, 许氏研究的年代皆断自 1963 年新马

合并或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沦陷之前的较为系统的戏曲文献整理

仍付诸阙如。 因此, 我在新加坡教授戏曲课程之

余, 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 20 世纪初至 1941 年

底主要华文报章中的戏曲文献, 从而得以窥见新

加坡二战前华族戏曲发展的各个面向, 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尤其是地方戏在南洋一带蓬勃发展的艺

术魅力。

一、 勾勒华族戏曲的发展脉络

20 世纪初至 1941 年底, 新加坡发行量最大、
影响力最广的华文报纸要数 《叻报》 《南洋商报》
和 《星洲日报》 这三家。 至 20 世纪 20 年代底,
各家报纸陆续创设文艺副刊或专版, 登载有关华

族戏曲的演出信息或剧评便日益增多。 其中涉及

剧团演出的史料最为丰富, 常见的呈现方式是三

位一体之 “整体推进” 法, 意即某剧团在公开演

出之前, 会在报章上登载广告; 演出次日会刊登

演出当日之实况; 其后数日内还会有相关剧评发

表。 换言之, 新加坡战前华族戏曲的演出史、 剧

团发展与交流史以及各地方剧种的发展史, 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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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或隐地散落在华文报章数百则的演出广告、 演

出实况以及演出效果评价之中。
(一) 舞台演出史料

20 世纪初的新加坡华族戏曲演出的阵容主要

有两种来源: 其一, 本地戏班担任主力, 不时聘

请海外名伶来新助阵。 如 1920 年 10 月, 新加坡庆

维新班新聘名优新白菜南来, 并订于当月 15 日在

升平戏院登台演剧。 《叻报》 于当日刊登一则演剧

广告, “豆腐街口升平院庆维新班, 近日不惜巨

资, 由粤省聘请名优新白菜南来, 经已抵叻, 订

于今晚登台演剧。 查新百菜乃系人寿年班之出色

武生, 声价极重。 此次南渡, 想我侨人士之欲观

其声技者, 必甚踊跃。”① 正文内容极简, 甚至连

演出剧目也未标注。 不过, 《叻报》 次日又刊登一

则 “新白菜演剧志闻” 的报道, “豆腐街口庆维新

班, 昨聘到粤省人寿年第一班出色武生新白菜登

台演剧, 已志昨报。 兹悉昨晚到观者异常挤拥,
所演之剧, 为 《百里奚故事》, 做手唱情, 并皆佳

妙, 加以态度雍容, 神情酷肖, 观者咸啧啧称善

不置, 谓叻地粤班中, 未曾见过有此武生云。 今

晚所演者, 为 《秋湖归家》 《桑园试妻》。”② 不仅

高度评价了武生新白菜的演技, 还提及了昨夜演

出的剧目以及今晚将要演出的剧目。
其二, 直接邀请区域内或海外的戏班或剧团

来新进行短期演出, 如同属海峡殖民地的槟城、
马六甲等华人聚居地以及中国南方诸省的知名剧

团。 槟城广福居剧团成立于 1908 年, 是马来亚较

早注册的非职业粤剧社团。 1920 年 4 月初至 5 月

底多次受邀来新义演助学, 其中五月底的那次义

演规模最大。 广福居剧团定于 5 月 25 日到 29 日在

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连演五晚, 《叻报》 在演出前

三日和演出结束前一日陆续登载 《广福居剧团演

剧筹助礼佛大学及华侨中学宣言》 六次, 叙述了

该剧团为礼佛大学及华侨中学募款演出之原委,
以及演出剧目: “五月廿五号演 《西蓬击掌》 《平

贵别窑》; 廿六号演 《苏武牧羊》 《刘锡放子》;
廿七号演 《王允献貂蝉》 《凤仪亭诉苦》; 廿八号

演 《善恶有报》 《魂游地府》; 廿九号演 《举狮观

图》 《薛蛟会叔》 《琵琶抱恨》。”③ 而在演出结束

后的 6 月 1 日, 《叻报》 又登载了一篇剧评 《广福

居剧本之三特色》, 在称赞广福居剧团演出水平高

超的同时, 总结出三大特色: 一是光影、 布景两

相辉映; 二是戏文上、 下两半各得其宜; 三是演

出奇幻, 惊艳四座。④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的新加坡戏曲演出, 一般

都是在传统的戏台戏院或街口庙宇里进行, 较为

著名的戏院有梨春园、 庆维新、 庆升平、 怡园、
哲园、 同乐园和永乐园等。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
新加坡华族戏曲的演出场所发生了重大改变, 即

从戏台、 戏院转移到综合游艺场, 传统戏院的生

存受到很大冲击。 始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欢乐

园 (又称老世界) 和 30 年代陆续新建的大世界、
新世界和快乐世界 (又名繁华世界) 是当时新加

坡民众最常光顾的娱乐场所。 与传统戏院相比,
“这些 ‘世界’ 的场地大, 场内不只设有戏台, 还

有商店、 餐馆及各种娱乐设备如弹球室及游戏摊

位。 顾客来逛 ‘世界’, 可以看戏、 购物及用餐,
同时游乐场的入门票也远比传统戏院来得便宜。”⑤

这种价格上的优势不仅缘于游艺场娱乐形式的综

合性, 还在于它们强大的广告营销策略。 新加坡

三大华文报纸 《叻报》 《南洋商报》 和 《星洲日

报》 几乎每天都登载各大游艺场的广告, 且基本

能够做到每周更新表演内容和形式。 若聘到海外

名伶来新演出或遇重大节庆, 则宣传力度更大。
在这些游艺场的剧场里, 观众可以在一个晚间同

时欣赏到京剧、 潮剧或粤剧的表演, 更有印度幻

术、 马来新剧和各种游戏可以观看、 参与, 一般

若非剧场头等座, 皆只需大门入场券二角左右,
可谓物超所值。 此类游艺场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末, 成为新加坡华族戏曲演出和民众消遣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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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维新班新聘名优抵叻》, 《叻报》 1920 年 10 月 15 日第 3 页。
《新白菜演剧志闻》, 《叻报》 1920 年 10 月 16 日第 3 页。
《广福居剧团演剧筹助礼佛大学及华侨中学宣言》, 《叻报》 1920 年 5 月 22 日第 3 页, 5 月 24 日第 13 页, 5 月 25

日第 15 页、 5 月 26 日第 2 页, 5 月 27 日第 4 页, 5 月 28 日第 15 页。
《广福居剧本之三特色》, 《叻报》 1920 年 6 月 1 日第 3 页。
毕观华: 《新加坡地方戏发展史略》, 《亚洲文化》 第 11 期 (1988 年), 第 65 页。



要场所。
除了娱乐公司的上述商业演出, 公益性演出

也是新加坡华族戏曲的重要表演形式。 公益演出

主要分为助学和赈难两大类, 1937 年中日全面开

战之前, 新马一带的公益演出一部分为各类学校

筹集善款, 一部分为慈善机构或家乡灾民募款。
前者如海南琼南演剧团 1928 年 2 月 9 日在新加坡

永乐戏院演剧, 为育才学校筹款。 ① 后者如闽省水

灾会在 1924 年 8 月 9、 10 日在欢乐园举行演艺筹

赈活动。②

1937 年以后, 新马各重要剧团皆参与到抗日

救国、 筹赈祖国军民的义演活动。 这类筹赈义演

一般的活动流程是: 首先是印发助赈宣言, 向民

众说明此次义演筹款的目的和意义; 或在演出之

前, 由活动方邀请的重要人士上台致辞说明; 其

次是邀请海内外的剧团名伶或影星助阵撑场, 提

高民众对于此次义演的观赏期待; 最后是做好义

演活动的相关配套, 如售卖、 认购戏票与售卖鲜

花、 旗子或零食饮料等相结合, 尽量增加赈款数

量。 1938 年 6 月, 新加坡八和会馆号召本地粤剧

界名伶举行定期大集会, 先行印发 《星洲优界八

和全体大集会演剧筹款赈济难民宣言》, 申明 “大
集会之意义, 即由全星之粤剧名优联合公演, 并

将所有收入全数交给广帮筹赈委员会, 以作赈济

祖国难民之用。”③ 前两次之大集会即联合南来演

技之电影明星胡蝶影、 倩影侬、 赵惊魂演剧一宵,
前后共筹得叻币上万元。 在演出之前, 为扩大收

入, 会馆还邀请本地菊芳及群芳两姊妹团分队出

发沿门劝售入场券。 另外, 活动现场所需之香烟、
汽水、 瓜子及音响、 摄像等皆由企业和个人捐献。

为了因应当时的抗战形势和义演场合, 20 世

纪 30 年代之后, 新加坡各大剧团都将演剧筹赈作

为宣传抗战、 鼓舞士气的积极手段, 也排演了多

部新编剧。 如八和会馆第三次粤剧义演时所演剧

目即为集体创作的 《饥餐胡虏肉》, 剧名取自抗金

名将岳飞之 《满江红》 词, 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憎

恨以及誓死保家卫国的决心。 1939 年 4 月 12 日,
二南新剧团在新世界为救济琼乡难民义演, 所演

剧目即为新编琼剧 《勿忘家乡》。④

(二) 剧团史料

除了舞台演出, 业余剧团的创立和发展也可

在华文报章中窥见端倪。 新加坡战前的本地剧团,
不论是职业性的, 还是业余性的, 都没有自觉保

存剧团史料的意识, 各大剧团的纪念特刊、 演出

特刊直到战后才陆续出版。 因此, 各大剧团成立

初期的史料大都依赖早期的华文报章而得以保全。
如 1941 年成立的新加坡平社, 是新加坡最早研习

京剧艺术的业余团体。 而在平社正式成立之前,
新加坡华文报纸就登载了一系列有关该社筹备工

作的报道。
第一篇刊于 1940 年 9 月 20 日 《南洋商报》

的报道, 旨在梳理京剧发展脉络及改良历程的基

础上, 重点介绍了新加坡戏曲同好创立平社的缘

起和平剧票房的成立: “去年 (1939) 闽侨各会馆

联合演平剧筹赈祖国难民, 侨领林庆年先生, 妇

女筹赈会副主席黄素云女士, 票友林文治、 李泽

仑、 王玛丽、 王肃丹、 刘护吉、 龚清河、 陈易经、
徐君濂等, 及马六甲晨钟励志社平剧组, 均粉墨

登场, 为灾民请命, 筹款成绩达国币二十余万元,
破任何筹款游艺记录。 若筹赈会后深感平剧之受

人欢迎, 苦无正当研究团体, 且鉴于此间人士做

工之余, 多往俱乐部呼么喝六, 作劳神伤财之消

遣, 此种现象, 殊堪痛心。 乃有组织研究平剧票

房之议, 以研究平剧提倡高尚娱乐为主旨, 且便

于义演, 筹赈祖国难民。”⑤此处的 “平剧票房”
系指侨领林庆年创办的一群京剧票友切磋技艺的

团体, 可视为新加坡平社的前身。 与此同时, 该

篇报道还预告了平社第一次筹备会议的时间地点,
并原文抄录了该社起草之文言缘起。

第二篇报道则见于 1941 年 2 月 23 日的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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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南演剧团诸君热心教育之可嘉》, 《南洋商报》 1928 年 2 月 3 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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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和会馆昨如期举行粤剧界大集会筹赈》, 《南洋商报》 1938 年 6 月 18 日第 5 页。
《二南新剧团救济琼难, 昨晚公演爱国剧 〈勿忘家乡〉》, 《星洲日报》 1939 年 4 月 13 日第 11 页。
《研究平剧提倡高尚娱乐, 林庆年倡组平社票房》, 《南洋商报》 1940 年 9 月 20 日第 8 页。



洲日报》。① 除了再次重申创立平社的宗旨之外,
这篇报道主要透露了三点重要信息: 其一, 平社

的注册申请已获海峡殖民地政府正式批准, 注册

准字公布于 1941 年 2 月 21 日的当局宪报。 其二,
平社在筹备期间, 对于社会公益服务甚为努力。
1940 年 12 月间该社参加筹赈会主办之援英义演,
公演平剧 《黄金台》 《投军别窑》 《贺后骂殿》
《南天门》 诸剧, 广受欢迎。 其三, 该社筹备处已

印发通告, 定于 1941 年 3 月 2 日召开全体会员大

会, 选举首届理事会成员。
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 平社陆续召开了四次

理事会议, 成立大会的日期初定于 5 月 30 日, 后

改为 5 月 23 日, 终定于 6 月 1 日举行。 平社成立

大会的前一天, 《南洋商报》 辟出整个版面登载

“平社成立大会特刊”。② 除发刊词外, 尚有守衡的

《戏剧史话》、 苏人的 《苏人乱话》、 郁达夫的

《看京戏的回忆》 和吴仲衡的 《平戏内在的艺术之

我观》 四篇文章。 同日 《星洲日报》 也登载了一

篇学术剧评——— 《谈谈大时代中的 “平剧”》, 共

同为平社的成立造势。
平社漫长而曲折的筹备过程及其细节并未登

载在后世出版的社团纪念特刊上。 若没有当时的

华文报章所保存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可以想见,
类似平社之类的新马戏曲团体在创建初期, 乃至

在发展进程和逐渐衰落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不少

鲜为人知的史料被遗忘。
(三) 戏剧评论

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上的戏剧评论大致分为

两种类型: 一是对于剧团某场演出剧目的评价,
包括角色扮演、 舞台布景、 场面设置等, 多数为

正面评价, 也偶有负面批评。 二是对于单个剧种

发展或戏剧改良的批评与思考。 前者属于观后感

之类的随笔点评, 后者则属于系统、 严谨的学术

剧评。 投稿者或为戏曲爱好者, 或为专业剧评家。
这两类评论相互补充, 对照阅读便可了解新加坡

战前的普通戏迷和剧评家对于当时各大剧种发展

的真实感受和评价。
在当下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华族戏曲史著作的

描述中,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处于地方戏发

展的黄金时期, 各个剧种的演出活动非常频繁,
但是其时的戏剧评论者已经清醒地认知到, 带着

封建思想烙印的旧剧若不能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
就必然会走向没落。 不论是潮剧、 琼剧, 还是整

体意义上的旧剧、 戏曲, 评论者皆在报章上撰文

评议, 既有批判之言辞, 也有改革之建议。
1922 年 1 月份, 《叻报》 相继发表了三篇

《关于星洲京剧之杂谈》。③ 两位评论者就新近所观

之剧目发表不同看法, 虽意见相左, 针锋相对,
却也越辩越明。 1925 年 9 月, 陈了然在 《南洋商

报》 上撰文阐述 《潮剧应改良之要点》, 主要从表

演、 化妆、 布景、 乐歌、 排场五个方面对潮剧改

良提出具体建议。 另外, 作者还从接受者的角度

分析了两类戏曲观众不同的审美需求: “至于喜临

剧场者, 大约分两派, 一为观派, 一为听派。 观

派之所好, 在表演之精神。 ……听派之所好, 在

乐歌之音调。 ……如有意求臻完璧, 须要迎合观、
听二派心理。”④ 如此认知颇具识见。
20 世纪 30 年代以降, 尽管新马的地方戏曲不

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也都有所改良, 如新编

了许多呼应时代的爱国剧和历史剧, 将旧剧演唱

灌成唱片或拍摄粤剧电影等, 但剧评家对于旧剧

中千篇一律的题材内容和高度程式化的弊端仍多

有诟病。 以潮剧为例, 1940 年底, 记者王君实发

表了一篇题为 《本坡的潮州戏》 的调查报告, 同

时也是一篇关于新加坡潮剧发展的剧评。 此文开

篇就描述了马来亚潮剧的发展现况和受众群体:
“潮剧是一种非常繁的方言戏剧, 虽现在已意兴阑

珊, 不复有昔日的茂盛, 但巡回于马来亚各处的

仍有十几台, 直接间接依赖为生的人, 为数有几

百人之多。 同时由于习惯传统的关系, 拥有一群

巨大的观众, 大抵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男女, 和素

少娱乐的劳动者, 其所能享受的娱乐就是潮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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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能接受的娱乐, 亦是潮剧。”① 继而他从潮剧

题材、 剧本类型、 唱曲、 营业和名角等层面全面

审视了新加坡潮剧的发展历史与生存现状。 实际

上, 在 1935 年初, 《南洋商报》 就曾登载过一篇

《漫谈潮州剧》 的评论文章。② 作者一针见血地批

评了当时潮剧在题材内容方面的诸种问题。 1941
年 7 月, 林凤翔对于马来亚当时潮剧亦多有批评,
如内容机械重复, 封建意识浓厚, 曲调不够刚健,
演员表情固化等。 与此同时, 作者也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改良建议, “把那封建式的剧本, 换上新时

代科学式的剧本, 同时还要把那些歌曲、 词句修

改, 使它不要太萎靡, 太颓丧, 要有壮强、 激烈

的韵调, 方能提起听者的精神。”③

颇有意味的是, 南洋一带在将近一个世纪前

关于新编戏的争论以及对于戏剧改良的看法, 同

样存在于当下的中国戏曲界。 毫无疑问, 上述专

业剧评家或业余爱好者的真知灼见对于中国当下

的地方戏曲发展仍具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 还原华族戏曲的多元生态

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不仅保存了新马华族戏

曲在舞台演出、 剧团发展和戏剧评论方面的直接

史料, 同时也记载了与戏曲发展密切相关的间接

文献, 如戏曲唱片和戏剧电影的兴起, 传统戏班

的内部管理, 以及多面向的剧团或剧员流动等。
凡此种种, 共同形成了新马华族戏曲的多元生态。

(一) 方兴未艾的戏曲唱片和戏曲电影

新加坡国立大学容世诚教授曾经将 20 世纪初

以来的戏曲归纳为三种存在形态, 即舞台上的戏

曲, 文本上的戏曲和唱片上的戏曲, 并将戏曲唱

片称之为 “第三类型戏曲。”④ 确实, 伴随着 19 世

纪后期留声机的发明以及相关的唱片工业的兴起,
20 世纪以降的音乐娱乐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戏曲唱片一方面突破了现场演出的时空局限, 同

时也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广泛传播与跨国流动。 尽

管戏曲唱片在 1900 年前后就已出现, 但由于当时

的戏曲唱片多产自北京、 上海和香港, 新马各埠

则由代理商发行销售, 故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后

期, 新加坡华文报章中宣传本地戏曲唱片之广告

和报道才逐渐增多。
1938 年 9 月 3 日 《南洋商报》 登载的广告

《丽歌红牌唱片》, 就简述了新加坡金玉莲班闽剧

唱片的生产和销售机制: “福建戏剧, 新加坡金玉

莲班水月云、 陈妃娥、 陈玉如、 杨清贤合唱 《五
娘抛荔枝》 四只, 《赵琼瑶告御状》 三只, 《孟姜

女送寒衣》 三只。 上海英商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出

品, 全马来亚总代理星洲大马路广隆栈, 各埠唱

片商均有发售。”⑤甚至连业余剧团也参与到灌录唱

片的行列, 如新加坡陶融儒乐社, 在 1940 年 5 月

份获聘为唱片公司灌音, “由本地士律洋行, 特聘

其灌音于高亭唱片, 共收二十余出。”⑥ 王君实还

在其调查报告中提及 20 世纪 30 年代灌制唱片的收

益情况, “在那时, 营业非常发达。 献演一日夜,
最高可收票券至七八百元, 有时唱片公司灌音,
每四小时取费至一千元。” ⑦即每小时 250 元, 收

入颇为可观。 也因如此, 一些名伶甚至减少登台

演出次数, 改作灌制唱片。 粤剧名伶白驹荣 1939
年 2 月接受 《南洋商报》 记者采访时曾直言, 其

粤剧生涯已历二十七年, “其中曾有五年不作舞台

生活, 专事灌片; 最近五年间, 则灌片、 登台、
电影均曾从事。”⑧

与戏曲唱片不同, 新马一带在战前并没有本

土拍摄和制作的戏曲电影。 不过, 中国大陆和香

港的戏曲电影及其明星经常会被新加坡华文报章

所提及, 且传达出非常值得关注的信息, 即一方

面, 戏曲名伶一旦成为电影明星之后, 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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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欢迎。 1939 年 10 月 9 日, 粤剧红伶新马师曾

(邓永祥) 偕夫人等一行应邵氏公司之聘, 将在马

来亚各埠巡演献艺。 《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 等

都进行了追踪报道, 对于新马师曾的称呼或曰

“粤东舞台兼银幕明星”, 或曰 “粤剧巨霸兼电影

明星”。 在新加坡牛车水梨春园戏院登台表演之

后, 华文报章的报道称其反响热烈, 对其演技评

价颇高: “首晚莅场观演者, 十分拥挤。 昨乃第二

晚, 剧目为 《金鼓雷鸣》, ……八时未届, 而座位

复告满。 观是晚之演出, 表情迫真, 唱工亦佳,
‘巨霸’ 之称, 可当之无愧矣。”①

但与此同时, 一部分剧评家则将旧剧没落的

原因主要归于包括戏曲电影在内的电影对于戏曲

舞台观众的抢夺。 1935 年 3 月, 报章文章在分析

新加坡戏班锐减时认为, “其最大原因, 电影戏院

激增, 影戏方面亦有名角出现, 亦有唱作, 且思

想之变迁, 观粤剧者自然日少云。”② 而另一部分

报章文章则有不同的观点, 即戏曲电影或可成为

改良传统戏曲的重要途径。 如 1935 年初粤剧泰斗

薛觉先的新马之旅, 并非演剧, 而专为考察南洋

各地之电影市场。 薛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粤
剧现正走入没落之途, 若不从剧本改良, 前途悲

观。 然一般伶人为衣食而演戏, 尚计不及此, 故

彼今后决放弃登台演粤剧, 而从表演有声粤音电

影改良粤剧着手。”③ 这种戏曲改良的尝试在 20 世

纪 30 年代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如 《南洋商报》 在

宣传小生泰斗白玉堂担当主演的粤语影片 《良心》
时, 就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曲折而有味的情节,
深刻而细腻的表演; 声音清亮而有诗味, 光线调

和而有画意。 ……是集电影、 粤剧、 美术、 文学、
音乐各派之大成, 作伟大之贡献。”④

(二) 传统戏班的内部管理

尽管身处异域, 战前南洋一带的传统戏班依

然保留了国内的部分陈规陋习, 尤其在童伶管理

和演剧安全方面, 尚有不少亟需改善之处。 如

1927 年 8 月 3 日的 《南洋商报》, 就登载了一篇来

自泰国警察厅取缔潮剧戏班虐待童伶的通讯。 文

中列数了童伶遭受到的诸种不当行为: “每当登台

演剧, 偶尔失声, 或因性质过钝不就教练, 与乎

一切小疵细故, 必遭所谓以教戏先生自居者, 诸

多鞭责, 甚至肆意毒殴, 以致体无完肤。”⑤ 而当

时新马一带属英国殖民地, 因此本地戏班的管理

还需符合殖民地政府的相关规定。 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 殖民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

戏班演职人员尤其是童伶权益的法案和保护条例,
并委派华民政务司署组织成立专门委员会。

《南洋商报》 在 1938 年 4 月曾经刊载过这样

一则报道, 即 “星洲潮州童伶戏班, 往柔表演须

呈报, 以便调查童伶待遇情况”。 报道中较为细致

地描述了新加坡潮剧戏班的童伶问题以及当局的

相关做法: “此间潮州戏班, 颇见盛行, 班中伶

优, 童角居多。 其属主要之角色, 亦悉以幼童扮

饰, 因而每一潮剧班, 童伶地位素为观众所重视。
年来政府当局, 鉴于潮剧童伶日渐增加, 其在班

中所受之生活待遇, 殊有注意必要, 兼以依照政

府保护妇孺律例, 此辈童伶, 亦应同在保护之例。
职是之故, 爰于去年由华民政务司署, 饬请潮帮

侨领会同潮剧班主组织潮剧委员会, 以便管理。
该委员会成立后, 对于童伶生活待遇颇多改善,
如表演时间之规定、 教育机会之均等, 均为详订

法则, 俾供遵守而尽保护之责。”⑥ 1931 年间, 殖

民地当局将优伶之最低年龄限制在 14 岁, 并规定

凡达法定年龄以上者, 则须月给薪金, 未达 14 周

岁者则被遣返。 1934 年 6 月, 新加坡两潮州戏班

就有 14 名未达法定年龄之童伶违反规定, 被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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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司勒令遣返回国。①

另外, 传统戏班的安全意识也比较淡薄。 据

1935 年 3 月至 6 月的报章报道, 新加坡潮剧新荣

和兴班为了便宜行事, 常年使用有毒的白铅碳酸

粉给童伶敷面, 直至造成若干童伶中毒就医而被

告上法庭。 经调查, 此铅粉多用作油漆书画之颜

料, 戏班班主及经理误以为普通水粉, 因而酿成

大祸。 一位中央医院的医生在法庭受询时称: “自
举业后, 已在中央医院服务五年, 曾诊受粉毒

(即铅粉之毒) 数人, 多半为梨园子弟。”② 可见,
这种情形在旧戏班中很常见。 虽然戏班管理者并

非有意施毒, 但显然是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 此

外, 酬神演剧时因戏棚坍塌、 燃炮失火等造成的

安全事故也见诸报端。 如 1921 年 8 月 14 日, 新加

坡同善堂在演街戏时, 戏棚突然倒塌, 致使一名

童子略受损伤;③ 1926 年 3 月 1 日中午, 芽笼新菜

市附近的戏台, 因酬神燃烧炮竹而酿成火灾, 附

近两百多间民居化成灰烬。④ 虽未造成人员死伤,
但这也是新加坡有史以来因演剧酬神燃炮竹所成

最大之火灾。
关于战前新加坡传统戏班的日常生活和训练

状况, 华文报章并没有直接的报道。 不过, 1941
年 7 月 《南洋商报》 连载的文章——— “福州戏班

之训练与生活” 却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这篇文章

从训练和生活两大方面描述了福州戏班传统剧员

的悲惨出身、 刻苦训练和艰难的生活状况, 如卖

身给戏班的剧员, 需要经历五年四个月的艺徒生

涯才能出师, 艺徒期间的出入、 来往、 饮食、 行

动必须先得其师同意。 艺徒出师后, 因水平参差

而待遇不等; 遇外出表演, 则风餐露宿, 备尝艰

辛。⑤

(三) 不同面向的剧团或演员流动

战前新马一带的剧团或演员流动, 若按流动

范围来划分, 可以分为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流动

两种, 前者主要是指北京、 上海、 福建、 广东和

香港等地的剧团或名伶南下到新马一带表演, 后

者主要指当时称为海峡殖民地的槟城、 马六甲和

新加坡三州府的剧团或名伶的内部流动, 以及延

伸至与新马相邻的东南亚区域, 如印尼的部分城

市。 若按流动目的来划分, 则主要可以分为商演

盈利和义演赈难两种, 而当下戏曲交流中最为重

要的技艺切磋反而不是当时剧团流动的主要动机。
若检视 20 世纪 20 - 40 年代的华文报纸, 我们

会清晰地看到若干中国内陆剧团或香港名伶南下

新马演出的报道, 如上海仁和戏班在新加坡和槟

城的表演, 粤省第一小武生靓元亨在牛车水梨春

园永寿年班的戏剧改良等, 不胜枚举。 这些剧团

在带去最先进的表演设备的同时, 也由名角带去

了出色的演剧技艺。 因此, 新马一带的戏曲团体

和观众都非常欢迎这些来自祖国剧团或名伶的演

出, 如 《南洋商报》 曾描述了庆升平京剧班 1925
年 7 月新聘京沪名角后的演出盛况, “新舞台庆升

平京剧, 自由京沪聘到男女名角多名, 暨办到电

光配景所用的种种物料抵叻后, 连晚场之内外,
布置辉煌, 电火璀璨, 五光十色, 备极美观。 故

连晚以来, 座上客非常繁盛。”⑥尤其对于上海租界

名伶蒋月英的演技称赞有加, “其新到之女伶蒋月

英, 昨晚衣古装表演 《天女散花》, 长袖翩跹, 轻

躯摇曳, 大博观众之叫座, 阅者称之为历来南渡

坤角花旦中之巨擘。”⑦ 相对于新马一带的戏曲市

场而言, 祖国的剧团或名伶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视

为新马本地戏班票房收入的保证。 尽管新马戏班

聘请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商业考量, 且为从中国流

动到南洋的单一模式, 但此类剧团或名伶的流动

在戏曲史上仍具重要意义。 它一方面彰显了中国

传统戏曲与新马早期地方戏的亲缘关系, 同时反

映出早期新马华族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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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南洋一带, 地方戏最为繁盛之处当属海

峡殖民地的槟城、 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地。
这一区域内的剧团或名伶流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

式: 一是海峡殖民地范围内戏曲社团的双向流动,
如槟城广福居剧团 1920 年来新加坡巡演, 新加坡

庆升平京剧班 1923 年在马六甲和麻坡两埠开演

等。① 二是海峡殖民地的剧团赴马来亚其他城市演

出, 或马来亚的剧团在印尼的部分城市表演, 如

潮剧新正香班 1938 年 7 月 13 日在柔佛州笨珍县的

筹赈演出, 潮剧老杏天班 1939 年 8 月初在霹雳州

红土坎义演五晚, 占碑华侨慈善平剧团 1939 年底

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 楠榜等地义演筹款

等。②这种流动往往是单向的, 多以筹赈义演为目

的。
由上述华族戏曲社团在区域内的流动情形可

以看出, 海峡殖民地华族戏曲在南洋一带扮演着

领头羊的角色, 其剧团在英属马来亚和印尼等地

受到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中国南方剧团或名伶在海

峡殖民地的影响力。 换言之, 海峡殖民地在中国

近代以来地方戏的海外输出中起到了中转站的作

用。 另外, 这些剧团身处祖国多灾多难的特殊年

代, 尤其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 他们四处巡

演, 自觉为祖国难民义演筹款, 其拳拳爱心天地

可鉴。

余 论

与其他史料相比, 报章中的梨园史料较为具

象化, 如一名学生这样描述 20 世纪 20 年代的欢乐

园内景: “里面摆满了许多的东西, 完全都是能够

给人们的快乐的。 又前行了几步, 到了玩波亭。
亭之左有船楼, 我们就向船楼上跑去, 从船楼跑

到船尾, 非常快乐。 下了船楼, 又向前直进, 才

到了运动厅, 练球力, 打笨, 练眼力……又行了

几步, 有个巫人跳舞场, 旁有荡秋千, 溜冰, 骑

象, 以及掷圈子。 再走进了几十步, 就是潮剧永

正兴班在那里演戏, 来宾太多, 无地可容。”③ 另

一位投稿者则如此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新加坡

民众观赏中元节街戏的众生相: “我从不远的三层

楼上望下去, 则见灯光明亮中, 数百个不同的脸

孔, 个个仰面朝着戏台上, 有的张着嘴巴, 有的

歪着头颅, 有的睁大眼睛, 有的哑然失笑, 形态

各极其妙, 真个洋洋大观。”④

即使是戏剧评论, 也相当口语化, 通俗易懂。
如笔名为崇知的剧评家在 《戏剧漫谈》 一文中,
如此评价潮剧的优缺点: “在潮剧的表演中, 缺点

固然很多, 而优点也未尝没有。 好像 ‘诙谐的口

吻’ ‘流利的辞令’ ‘豪侠的心情’ ‘英武的丰姿’
‘热狂的动作’ ‘激越的声调’ ‘细腻的手势’ 与

‘忧郁的面容’ 常常向观众表现。 可是 ‘立场的错

误’ ‘对话的冗长’ ‘结构的松懈’ ‘布景的繁重’
‘举动不自然’ ‘曲调不清, 宾白不明’ 都有改良

的必要。”⑤ 用语简练, 却较有概括力。
当然, 由于出版的连续性和时效性, 华文报

章登载的华族戏曲史料亦更具脉络化和系统化。
如某些重要的戏曲事件, 华文报纸会主动跟踪报

道, 或分期连载, 以便读者容易了解事件的前因

后果。 换言之, 相较于戏曲史的线性书写, 那些

新闻报道更具现场性和鲜活性。 因此, 专研新马

戏曲史方面的研究者不宜忽略早期华文报章的重

要性。

[责任编辑] 吕若水 [校对] 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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